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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插手市场
利益干预竞争

距教育部下发关于“2013年秋季学期各
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还
未满月，海南省、广东江门市对学生教材予
以大面积更换。虽然两地违规更换教材的行
为及时被叫停，但公众追问并未停止：违规
闹剧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利益作祟？

公众的质疑并非杞人忧天，大规模更换
教材版本的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部分地方
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情况显示，教材出版发行
已成为商业贿赂多发领域。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
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
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
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
作人员透露说。

北京一位资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仅
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就高达300
亿元。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一次利益的重
新分割。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为把教
材打进某市，一次拿出20多万元给当地教育
部门，结果该地区教育部门领导不顾教育部
不许中途更换教材版本的指令，一个学期内
就把一至九年级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换成
了代理商推销的教材版本。”知情人士透露
说。

“教材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教育部西
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
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
使用的教材，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威得不到保

障，部门或个人从中捞取好处。
“教材选用必须要以保证教学质量和师

生权益为前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说，尽管进入目录的教材已经过教育
部筛选，但质量和服务仍有高低之分，如果
因为利益驱使指定教材，破坏了“优胜劣
汰”和质量竞争法则，对于教材和教学质量
也有消极影响，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联手施压强买
坐享垄断分利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增删书目”，
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以指定
版本或删减书目方式，实现对地方出版集团
的保护。其中，较为普遍采用的是强制“租
型”。

所谓“租型”，即教材原创单位将通过教育
部审定通过的中小学教材定稿制作成胶片交
给通常为省级出版集团或总社的租型单位，由
其转手将胶片交给印刷厂印制教材，由新华书
店发行。在这一链条上，租型单位、印刷厂、新
华书店分别拿走教材总价格的约27%、42%和
25%，剩给原创出版社只有约3%。

“假设一本教材定价10块钱，原创出版
社仅剩3毛钱毛利润，根本不够支付教材维
护、修订、培训费用，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北京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说。

这种看起来并不公平的交易却是通过
“强买”完成的。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部
分地方强行规定外省市教材进入“领地”必
须同意“租型”，否则不列入或撤下本省《教
学用书目录》，或直接调换为接受租型的出版
社教材。

一些出版社则以市场份额要占到50%左
右作为“租型”合作的条件，而地方出版集
团也往往以提供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培训费
的名义作为回报，从而结成了牢固的“利益
同盟”。

此次海南更换采取“租型”的“人教
版”教材，其唯一代理单位为海南凤凰新华
教材出版发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涉及教育
行政部门、出版发行部门、出版社等多方面
的利益分配，十分敏感，不方便多说，“怎么
解释都会损害一方的经济利益。”

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位部门负责人向记者
坦言，行业里要求“租型”省份很多，背后
是地方垄断利益保护，不利于教材质量的不
断完善提高。而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则用“水很深”“水很混”来形
容当前的教材市场。

“一些省级教育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沆
瀣一气，出版集团和原创出版社结成利益联
盟，频繁更换其他出版社的教材，可能会出
现教师吃不准教材、教辅材料重新更换、影
响教学质量的后果。”周安平说。

对此，一些中小学教师反映，个别教材
出版商由于资金回笼困难，不愿或无力修
订、完善教材，会使课改的初衷落空。

严查权力寻租
消除地方保护

分割每年估计约600亿元的中小学生教
材教辅材料“蛋糕”，要以引入竞争机制来保
证多样性，提高教材质量和教育效果，消除
权力寻租和地方保护的温床，避免由原来的

“大一统”沦为“小一统”。
“对于违规更换或指定教材现象，必须

深查背后有无存在权力寻租问题。一经发
现，绝不姑息。”海口一中的一位教师建议。

与此同时，也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
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避免由原来的“大一
统”沦为“小一统”。

“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是目前中小学教
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熊丙奇说，要切断
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之间的利益输
送通道，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
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充分尊重学
校、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真正实现公平
竞争、优胜劣汰，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
利益和积极性，才能充分保证让优秀教材脱
颖而出和教材多样化战略顺利实施，也才能
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

而作为重要配套的是，必须完善相关规
定，设置更多“硬杠杠”。

“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选用办法没有对违
规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做出实质性规定，也缺
少有效监督、问责手段。”周安平表示，现有
选用教材的规则亟待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特别是应加强、细化监督和问责的条款。

另外，教材多样化建设是国家基础教育
改革的一项长期基本方针，但相关规定中并
无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底线”，特别是每个
省单一学科的品种以及比例。

“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一定要规定，
每学科供选用的教材版本不应低于三种，同一
版本原则上不应超过本省区市学生使用量的
50%。不符合规定的，教材选用工作领导小组
可以进行相应调控。”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宋乃庆在给教育部的建议中说。

（据新华社）

教科书竟成“唐僧肉”？

近日，教育部紧急叫停海南、广东江门违规调整中小学教材行
为，但却难以摆脱权力寻租和垄断保护的舆论质疑漩涡。

早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顺应世界趋势和现实需求，着力打破
“大一统”的教材垄断格局，推行教材多样化建设，以期激活“百花
齐放”的竞争活力，增加教材选用时的灵活性和激发教材质量提
升。

然而，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好经屡屡被念歪。为何一些
地方频频出现类似违规事件，不惜牺牲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教
材市场争夺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博弈？

白色恶魔

刘秀品 著

连 载

李玉琼天天在夜总会里当“吧台小
姐”（这是最文雅的称呼，在一般嫖客的
“词典”里，她们被称为“鸡婆”），竟时
来运转，有一天晚上结识了一个“港客”。

那位“港客”独身到大陆办企业，难耐人
生寂寞，到夜总会寻花问柳，与李玉琼相
遇。他见李玉琼身材窈窕，小鸟依人，就天
天晚上点她伴舞伴唱伴吃伴喝伴睡，给李玉

琼开“服务费”也特别大方，出手上千。后来
竟提出要雇她当专职“生活秘书”──将她
“包养”。开价是包吃包住包穿，月薪1万
元。

对于此时的李玉琼来说，月薪1万元已
算不上“高收入”，连吸海洛因都不够。但她
觉得“港老板”既然有钱，肯包她，只要把他
“侍候”得舒舒服服，一月找他多要万儿八千
算什么？就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张斌。

张斌此时不但伙同李玉琼把小燕儿拉
进了“毒窟”、“淫窝”，成了他的又一棵“摇钱
树”，还把16岁的小燕儿也弄到了手。他巴
不得李玉琼走远些，走得越远越好。

李玉琼果真当了那个“港客”的“生活秘
书”，被“包养”。她住在那位港商在市郊的
一栋别墅里，过起了另一种暗娼的生活。

她的老板自“包”她之后，很少再去夜总
会，每天早出晚归。而李玉琼一般也不出
门，出门就是偷偷溜到张斌那里去取海洛
因。李玉琼对“港老板”百依百顺，那港客对
李玉琼也是有求必应。李玉琼要绿宝石戒

指，老板花19000元给她买了一枚；李玉琼
说她那一对重4克的金耳环太小，老板给她
买了一对重13克的大金耳环戴上。双方不
说恩恩爱爱，倒也风平浪静。

但好境不长，一天下午，当李玉琼在别
墅里“喝”进海洛因烟雾，正闭眼憋气过瘾的
时候，被突然回来的老板撞个正着。

“你这是在干什么？”一见李玉琼那个模
样，“港客”惊问。

“没干什么。休息休息。”李玉琼搪塞。
“没干什么？你骗人！”“港客”不信，开

始在床上、梳妆台上搜索。
李玉琼“烫吸”用的那张中间被折了一

道缝并被烤黄了的锡箔纸没来得及收藏，
“港客”给找了出来。

“这是干什么？”“港客”拿着那张锡箔纸
问李玉琼。

“没干什么。玩玩。”李玉琼还想抵赖。
“你玩的是这个？”“港客”将那张锡箔纸

伸到李玉琼的鼻子面前。
“我玩什么了？”李玉琼装聋作哑。

“玩毒！玩白粉！小姐，你可别把我当
三岁的小孩子逗啦！”这位“港客”何等精明
刁奸，什么样的“世面”没有见过？揭穿李玉
琼的这点把戏算是小儿科。

“我吸点‘花粉’，又没上瘾……”李玉琼
为自己吸毒辩解。

“你没上瘾？哼！吸毒还能不上瘾？”
“港客”鼻子里吐出一声冷笑。

“现在社会上‘吸粉’也是一种时麾。当
老板的就有不少人吸粉。你……”李玉琼见
自己的马脚露了出来，豁出去了，干脆把事
情挑明。如果能把“港客”也拉进吸毒的圈
子，那自己以后就不会愁“买粉”的钱了──
这个“港老板”资产上亿元，一年就是吸几百
万元的“粉儿”也是九牛一毛嘛。

“你把你自己害了不算，还想把我也害
了吗？你个丧门星！滚！滚！滚！”，没等李
玉琼“你”字说完，平时温文尔雅的“港客”马
上暴跳如雷，指着李玉琼的鼻子一顿臭骂，
并连喝三声“滚”。

（二十九）


